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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理想的红
庞毅

种子

红领巾的第一道结里，
老师俯身说：“这是烈士的血，
浸过井冈的雪，染过延河的霜。”

那时春风正掀动我的课本——
一粒带露的种子，
在橡皮擦落的碎屑里，
悄悄发了芽。

芽

团徽别住五月的风，
麦穗与齿轮在日记本里辩论：

“青春是石缝里的麦苗，
把贫瘠长成绿色的宣言。”
而我的理想，是打谷场上
那株倒伏的稗子——
穗子垂向土地，
根须却攥紧了整片月光。

叶脉

九六年的石榴花，
把入党墙映成朝霞。
我的掌纹在誓词里分蘖，
长出与红旗相同的叶脉。

当我说出“永不叛党”，
胸腔传来冰层破裂的声响，
像冻土里钻出第一株红高粱。

田野

我的田野
在等一场雨，
等裂缝里织成毛细血管，
等倒立的稻秆把根系，
伸进地心的火塘。

等沙沙的雨丝，
湿润杜洛克种猪的鼻息，
和山岗上山羊的脚印。

等一道闪电，
剖开年历，
种下新的节气。

而我的理想始终站在田埂，
穿着那件绿装。

光合作用

现在，我要收集，
所有在旱季仍挺立的，
叶绿素与倔强：
把镰刀的铁，
锤头的钢，
都写成，
光合作用的分子式——
让每一片叶子都成为，
大地的血管；
让每一粒红都长成，
不熄灭的火炬。

往 事 回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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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盛夏来临，酷热难耐的农人凭借勤劳智慧，就地取材加工出一道道绿豆汤、豌豆凉粉、米
豆腐、皮蛋黄瓜汤等消暑食品，以度长夏。

我的家乡在群山环抱中，植被尤为丰富。清新的树木常年芳香四溢，萦绕山间，让人心旷
神怡。在茂密的树林中，生长着一种奇特的植物——斑鸠树。斑鸠树是一种虎皮楠科植物，我
们家乡的人们亲切地称它为豆腐树、豆腐柴。它的叶子呈心形，根深叶茂，生命力极强。放眼
叶片，青翠欲滴；触摸叶片，光滑柔软；近闻叶片，清香扑鼻；轻嚼叶片，香糯粉嫩。

每当品尝着嫩绿滑爽的斑鸠树叶豆腐，母亲以往制作斑鸠树叶豆腐的情景历历在目。
进入伏天，母亲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从丛林间采摘回一大背篓斑鸠树叶。她一边吩咐我们

将灶膛的火添旺，一边用山泉水清洗斑鸠树叶。待水烧开后，只见母亲将洗净的斑鸠叶倒进翻
滚的开水里，快速地用木棍不停翻转焯水。大约三分钟后，便用筲箕将斑鸠叶打捞起来，滤干
水分。

紧接着，母亲用她皲裂而又温柔的双手，对焯掉水的斑鸠叶反复地揉搓。一汩汩墨绿色的
汁水便从母亲的指缝间不断涌出，流到早已准备好的木盆里，直到母亲手中的斑鸠树叶只剩下
光秃秃的叶脉，才算“取汁”结束。

随后，母亲将草木灰放置碗中，添水搅匀，用纱布过滤，再将过滤的草木灰水与斑鸠树叶汁
水倒在一起，轻轻搅拌直到二者完全融合，便将其放在阴凉处，等待自然冷却。

几小时后，一盆柔滑爽嫩、色如碧绿翡翠的斑鸠叶豆腐就制作完成了。
母亲是一位友善的农家妇女，她常将制作好的斑鸠豆腐分成若干小份，并吩咐父亲送些给

邻居，让邻居共享美味的斑鸠豆腐。
随后的日子里，我家的餐桌上就会多出一碗清凉爽口的斑鸠树叶豆腐。望着全身裹着红

辣椒酱、蒜泥、花椒和葱花的斑鸠树叶豆腐，色香味直击味蕾，让人馋涎欲滴。轻轻咬上一口，
鲜嫩爽滑的斑鸠豆腐顺食道而下，一丝丝凉意沁入心脾，让人全身舒畅，瞬间，闷热烦躁的心境
全然消失。

上中学后，在植物老师的讲解下，我才真正弄懂斑鸠树叶的神奇之处。原来，斑鸠树树叶
豆腐不仅含有非常丰富的果胶，还有大量的蛋白质和纤维素，人体摄入斑鸠树树叶豆腐后，不
仅可以增强免疫力，还可以提高胃肠道的蠕动速度，有效地增加食物的摄入量。

后来，我查阅资料，了解到更多知识：斑鸠树叶富含丰富的钾元素，有助于降低血压，预防
动脉硬化和高血压，并具有清热解毒，治疗水肿等功效。对此，我不得不敬佩和感谢家乡密林
中生长的那一株株不起眼的斑鸠树。

记得我八岁那年冬天，脖子长了一个硬块，一直不舒服，时不时伴有高热、寒战等症状。可
那时家贫如洗，无钱去医院治疗。焦虑不安的母亲只好用自己了解的一些民间偏方给我治疗，
但一直不见好转。望着我脖子上的硬块一天天长大，忧心忡忡的母亲整天焦虑不安，不知所
措。后来，在邻村当赤脚医生的表叔得知我的病情后，告诉母亲估计我患的是腮腺炎，建议母
亲用斑鸠树叶来试试。于是，母亲就去茂密的树林里采摘一些斑鸠树叶，将其捣碎，敷在我的
脖子上，再用斑鸠树叶熬水给我喝。渐渐地，我的病情得到有效控制，疼痛感明显减轻。几天
后，母亲摸摸我的脖子，硬块几乎消失掉，她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时下，母亲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每当品尝斑鸠树叶豆腐时，都会勾起对母亲无尽
的思念。

让人感叹的是，如今家乡人在当地政府的大力引领下，紧紧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
优势大力培植斑鸠树。斑鸠树变成“摇钱树”，斑鸠树叶绿豆腐成了一道人见人

爱的美食，受到无数市民的青睐。而家乡的斑鸠树叶豆腐制作技艺入选重庆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作者系重庆市奉节县作家协会会员）

唐安永

又一个漫不经心的周日，独坐院中书屋，躺在书架上的眼镜盒，如封存半
生的铠甲。虽偶遇蝇头小字或精密图纸仍需借它助力，但更多时刻，我放任世
界在眼前流淌成莫奈的莲塘。

那一年，肩章上的星徽还带着边关冷月的粗粝，时值中尉的我第一次郑重其事
地戴上眼镜。缘起两则心事，沉甸甸地压在鼻梁上：

一则为，老首长解甲归田后便装还营，我因视力混沌未能主动行礼，自此酒盏相逢
必自罚三杯，那杯中晃动的何止是酒，分明是镜片也滤不净的愧疚与遗憾；

二则为，从雨雾硝烟的老山边关骤返繁华喧嚣的重庆，急欲将这“花花世界”看个真
切，仿佛镜片是解码繁华都市的密钥。

于是，半生岁月被裁切成方寸镜框间的叠影：近视镜片里硝烟未散、远视镜中笙歌渐
起、散光裂隙间人影幢幢，待得渐进多焦镜上身，双目已困在层层叠叠的琉璃迷宫中……直
至某日晨起，镜架在鼻梁烙下红痕如戒疤，瞬间顿悟：这“看清”的执念，早已筑成一道隔绝
我与世界的“红墙”。

摘镜，卸下认知的桎梏。初摘眼镜时，刹那间，航站楼钢架穹顶的几何线条融成流动的
光斑，廊桥边缘的警示黄线被晕染成朦胧色带，远处机翼的锐角竟在视网膜上折射出彩虹
般的眩光——这些曾被镜片过滤的“杂质”，此刻却放任感官沉入近视独有的温柔沼泽！

原来，清晰未必是恩赐：当视线执着于辨识肩章星徽的数目，便错失了老兵眼角的泪
光！正如同那位近视的“扫地哲人”所悟：抹去地板上发丝的苛求，方能看见家的温暖轮廓。

适应了朦胧视野后，奇迹在失焦处绽放。朝雾观山时，那些山脊线不再是作战地图上
冷硬的坐标，倒似青黛色的水墨，在江河晨雾中起伏翻涌，时而吞没云涛，时而浮出霞光，
鳞甲般的松林随呼吸簌簌作响。我扶着观景台的铁栏，掌心锈斑硌着指纹，却觉整座山
正通过这微颤的金属，把心跳传进我的血脉。

夜灯读人时，三杯下肚摘掉眼镜，忽然满座容颜化开：眉峰凝成墨点，笑窝漾作水
痕，朦胧了悲喜疆界，温柔了世间尊卑！老首长举盏的手势却愈发清晰：虎口枪茧、腕
骨旧疤、微颤的杯沿银光……无需辨眉目神色，那只手已诉说半生戎马。敬酒时三杯
入喉，辛辣中竟尝出释然的回甘。

某日值班夜巡，独坐岗亭，骤雨初歇。远机位引导灯在雨洼里炸成碎金，波音
翼尖划过水痕，拖曳出彗尾般的幽蓝弧光；驱鸟炮轰鸣惊散鸟群，如当年高炮阵
地震碎云层；亿万雨珠在场道上迸裂，每一滴都映着半架航班的轮廓，亿万次起
降在方寸间坍缩又绽放。此刻跑道积水漫过靴底，恍惚见老首长拍桌呵斥：

“目中无人的兵当不好指挥员！”当年只道是责我傲慢，而今夜在波音引擎的
轰鸣里彻悟：戴镜者见形，摘镜者得神。今日目送铁翼载游子归乡，方知

“战神”终要蝶变为人间守夜人！
镜片矫正的是眼球曲率，心镜映照的才是天地本真。昔年边境

巡逻，眼镜助我辨敌踪于千米之外；如今闹市穿行，摘镜反让我识人
心于眉睫之间。老首长当年责我“目中无人”，而今方懂其中禅
机：真正的“看见”，并非视网膜的功绩，而是心魂对万象的慈
悲俯仰。

以心为镜，万象在怀！眼镜“戴-摘-悟”的螺旋
运动，恰似一次从视觉矫正到心灵澄明的精神
跋涉！
（作者单位：重庆机场集团）

镜里江湖，心外天地
冯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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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窖深处，
那些写着“某年”字样的陶瓮，
开始集体失眠。
誓把整座江南醉倒在
青瓷碗的弧光里。

我走到，最老的那坛
揭开红绸盖头，
月光沉淀的浅黄，
突然晃动了雕花窗棂。
而我已醉成了深秋的枫叶。

当酒勺探进陈年，
我听见糯米在瓮底
翻身的声音——
它们记得那双手的温度，
比立春的井水，
更氤氲，温润。

我只是舀起半勺夕照，
整条运河便泛起红晕。
酒旗在风里突然私语：

“这哪是开坛，
分明是掀开了，
一册线装的
江南婚书”

（作者系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

（作者系四川仪陇县作家协会副主席）

夏日捡拾（组诗）

李树始终沉默

垂首，一串串垂挂的青涩
躬身，或许就是
你我都以为的恭候

眼前这李树
昔日的娇妩，已
蜕变——
沉甸甸的果
一棵接一棵

李树
什么也没说

朝天椒写生

天眷椒艳
绿的红的，三五一组
如待发的火箭
各就各位，剑指苍穹
纵使它是“长运四”
或是退役的“长二捆”
一旦揿下“按钮”
除却挡不住的烈焰火龙，便是
坚韧、忠勇、耿直、豪爽的
巴人风骨

别样凌霄花

五瓣橘红的花
一簇挤着一簇

不喜风月，当然
也没什么讲究
唯独，偏爱烈日酷暑
像是一塘荷花，却
不溺于水的温柔
只要有丁点泥土
藤蔓攀援处，便把
倔强的绿，泼成
灿烂
别无所求

“躺平”的绿茵

你，“躺平”的地方
是足球场上，运动健儿你追我赶的
摇篮
是公园里，老幼妇孺与虫鸣
共孵于草叶托举的被窝，情侣幽会的港湾
是小区里，寻常人家遛弯遛狗的
乐园
是东西南北道旁，大车小车
蘸着阳光温柔、揉碎喧嚣的
滤镜

你就这样“躺平”
“躺平”成，城市标配
“躺平”出，城市一道风景

结缕草，“六边形战士”
就这么“躺平”着
随风轻摇，软软铺展，经年累月

（作者单位：重庆市无线电和低空信息产业协会）

开瓮

艾万忠 王承军

（组诗）


